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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记录历史、见

证文明。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斯文在兹

——中华古代文明版本

展”设置了“美美与共

——版本中的古代中外

文明交流”单元，展出

反 映 不 同 文 明 交 流 互

鉴、和谐共生的各类珍

贵版本，讲述日本遣唐

使 故 事 的 《井 真 成 墓

志 》 拓 片 便 是 其 中

之一。

从公元 7 世纪开始

的 200 余年里，一批批

日本遣唐使乘风破浪，

前往大唐。他们将中国

的文化艺术带回日本并

影响至今，是中日文化

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展现了中华文明自

古以来以开放、包容、

自信之姿，积极促进世

界文明沟通与融合。

《井真成墓志》 是

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

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历

史文化价值厚重非常。

正在展出的拓片拓印自

2004 年 出 土 于 西 安 的

《井 真 成 墓 志》 原 石 ，

分 为 墓 志 盖 与 墓 志 两

页，将原石全部内容捶

拓于宣纸之上，包括墓

志因破损而造成的字迹

阙如也如实呈现。

《井真成墓志》 为唐制简朴样式，墓志盖上刻有

4 行 12 字篆文“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墓志

石上刻有 171 字 （实存 162 字） 楷书碑文。墓志文提

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

（衔） 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大意是

“日本人井真成，有旷世之才，所以能受命出使异

邦，活跃于中国，学习礼乐之道和治世风范”。同其

他遣唐使一样，井真成因才华横溢受命出使中国，在

大唐受到礼待，客死长安后，被唐玄宗追封为“尚衣

奉御”予以官葬。寥寥百来字，道出了千年前这位遣

唐使不凡的人生际遇。

《井真成墓志》 佐证了日本遣唐使制度的实行。

公元 7 世纪初至 9 世纪末，日本 19 次向中国派遣使节

团，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久、交流内容

之丰富，在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实为罕见。唐玄宗

时期，日本三次派出遣唐使团，使团规模在 550—

600 人之间。作为文化使者，遣唐使怀着钦慕之心而

来，全面学习借鉴中华文明，继承吸收先进的中华文

化，将文明的种子带回日本落地生根。日本模仿唐朝

典章制度，借鉴儒学思想，积极推行政治、经济、文

化制度改革，借助汉字创制改革本国文字，学习中国

的天文、历法、医学及工程技术，对诗赋、围棋、音

乐、书法、绘画、服饰等“大唐流行文化”的模仿吸

收深入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何唐代能对周边国家产生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将探寻目光转向千年之后，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答案。

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

文明和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文明发展的高度主体

性，使得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以亲仁

善邻、协和万邦为处世之道。

唐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

还是文化传播与贸易往来，都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当

时，中国与 3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友好交往，长安

接待了 70 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3 万余名留学生。王

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

这一时期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写照。

以史为鉴，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造就文明传承的重要遗产和历史财富，为中华文化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

范例。

1000 多年以来，井真成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史料

记载中。《井真成墓志》 的出土，让后人了解到这位

年轻遣唐使的生活点滴，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中日友

好交流史上。

墓志发现后，日本媒体连续报道，并在日本史学

界引起轰动。2006 年，陕西省文物部门向井真成故

乡日本大阪府藤井寺市赠送了墓志复制品。这方墓志

数次赴日本巡回展出，令日本民众直观了解这段历

史。墓志相关资料还写入日本教科书。

千年前，中日两国曾携手开展文明交流互鉴，为

后世文化交流提供重要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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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飞机从秘鲁首都利马出发，向东南方向

抵达胡利亚卡市，再坐车约 1 小时，最终到达

此行目的地，秘鲁东南部的小城普诺。飞机出

发时从空中俯瞰，秘鲁西海岸广袤的土地上裸

露着大片黄土，而飞机到达时，已然换了一个

世界——乘车沿途向窗外望去，尽管仍旧鲜见

高大树木，沿途的山地草原却带着绿意与生

机，雨季的空气中也弥漫着些许潮湿味道。

这种愉悦的体验随着高原反应的到来逐

渐消解。普诺地处平均海拔超过 3600 米的安

第斯山脉，如此高的海拔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

步，但这座小城依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游

客，很大原因是他们在这里能够一睹的的喀喀

湖的旖旎风光。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且具备

通航条件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吸引人的不仅

是自然风光，更是其独特的人文魅力。

在诸多传说中，的的喀喀湖都被视为印加

文明的起源地：相传，曼科·卡帕克奉太阳神之

命从这里走出，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印加帝国；

早期复杂而繁荣的蒂瓦纳库文明也始于的的

喀喀湖沿岸……这些都不足为奇，湖泊及其带

来的湿润环境及充沛食物，为早期文明的孕育

创造了条件。而现在的普诺，因为众多民族及

传统风俗的存在，还有着“秘鲁民俗之都”的

称号。

乘船游于湖上，天光云影，碧波万顷，清风

徐来，几只鸥鸟悠闲地从身边掠过。或许是这

曼妙风景的治愈能力，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似

乎减轻了。船继续向前行进，两侧芦草丛生，

小船在芦苇中间划出长长的水波，最终在一处

浮岛靠了岸。这种浮岛是当地土著居民乌鲁

人世代依水而建、依草为生的水上家园。

相传印加帝国扩张之时，追求平静生活的

乌鲁人居住在浮岛上避免冲突。乌鲁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一种名叫“托托拉”的芦

苇：浮岛由层层叠叠、相互缠绕的芦苇组成，漂

浮于水面，岛上的房子、乌鲁人出行依靠的船

只也都由芦苇建造而成，芦苇嫩茎还是当地人

的重要食物之一。每隔一段时间，当地人都需

要增添新的芦苇，以防止浮岛沉没。

登上浮岛，瞬时觉得脚下软绵绵的，每走

一步都能听到苇秆摩擦的沙沙声。乌鲁人的

芦草房前支起一个个小摊，上面摆放着他们手

工制作的传统纺织品，颜色艳丽、纹饰独特，还

有芦苇编制的手工艺品，摊主不时向游客兜

售。不远处停泊的小船，船头饰以象征的的喀

喀湖名字来源的美洲狮造型，船身不知被谁调

皮 地 喷 绘 上“ 梅 赛 德 斯 — 奔 驰 ”字 样 ，甚 是

有趣。

尽管在许多旅游宣传中，这些浮岛被称为

“没有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但芦苇草房

的屋顶上仍能看到不少太阳能板，现代化的蓄

水设备也很常见。在岛上的公共区域，还设有

学校、商店以及民宿。乌鲁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已然发生了改变，或许对于很多现代乌鲁人来

说，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吸

引游客。

离开的的喀喀湖，踱步于普诺市中心的武

器广场，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精巧细致的石雕、

斑驳的地砖无一不向游客诉说着这座城市、这

个国家的历史。400 多年前，第一批西班牙人

到达繁盛的印加帝国，无不惊叹于这个文明的

辉煌。然而，封闭大陆的帝国终究不堪一击，

许多帝国时期的建筑如今不复存在，诸多璀璨

瑰宝也杳然无踪，延续至今的建筑很多是殖民

时代所建。

秘鲁文明历经数千年，走过坎坷与歧路，

在吸纳融合多种文化、多种元素后，最终成就

今日之形态。登临普诺市区一处塑有美洲狮

的观景台远望，小城怀抱着这个养育它的湖

泊，在几抹橙红霞光下迎接夜幕降临。不远处

的武器广场上，游客正和当地居民载歌载舞，

迎接即将到来的狂欢节；许多人穿着传统民族

服饰彩色长裙，扎着双马尾、戴着草帽热情地

与游客合影。

如同浮岛需要定期铺上新的芦苇来保证

稳定漂浮，如同一些乌鲁人曾经迫于无奈的生

活方式如今变成赖以生存的旅游收入来源，如

同穿着传统服饰做生意的当地人，曾经的“旧”

无时无刻不迎接着现在的“新”，在新与旧、变

与不变、现代与传统的交织中，小城普诺迎接

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明天。

小城普诺的新与旧
时元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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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适 逢 中 国 与 波 兰 建 交 75 周 年 。

近期，我撰写的 《丝绸与琥珀的相遇：中波

文学关系研究》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向

广大读者展示了中波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

中国和波兰分属亚、欧，相隔万里，传

统友谊源远流长。百余年间，两国译者、学

者互译、研究对方文学作品，文学交流不断

深入，成果丰硕。以文学为媒，两国读者对

彼此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了更深的理

解。由此谱写的中波文学关系史，如同一个

横 切 面 ， 生 动 展 现 出 双 边 关 系 的 历 史 全

景图。

译文学沟通中西

中波两国的文学交流是在东西方互动的

宏大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9 世纪末至 20 世

纪初，中波两国裹挟于激荡的世界风云之

中，波兰的历史命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新

的镜鉴，文学互译则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

解、彼此支持的精神纽带。持续译介对方文

学经典的同时，中波两国在对文学译本的选

择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20 世纪初开始，波兰对中国的关注集中

于政治、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而中国知识

分子则在鲁迅的引领下走上了有意识、成规

模译介波兰文学的道路。在介绍外国文艺的

论文 《摩罗诗力说》 中，鲁迅第一次将波兰

“浪漫主义三杰”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

什·斯沃瓦茨基和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介绍

给 国 内 读 者 。 亨 利 克·显 克 维 奇 的 《灯 台

守》、艾丽查·奥若什科娃的 《孤雁泪》 等数

十部作品成为唤醒中国民众争自由、求解放

的精神食粮。

之后的百余年间，中波两国译介对方国

家文学的步调基本一致，且与两国双边关系

的发展、两国国内文学事业的进步同频共

振。20 世纪后半期，两国不约而同地开始

译介进步文学。老舍的 《骆驼祥子》、鲁迅

的 《狂人日记》、茅盾的 《春蚕》、郭沫若的

《屈原》、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

树理的 《李有才板话》 等作品纷纷进入波兰

读者视野；与此同时，密茨凯维奇的 《先人

祭》 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出版的首

部外国文学译本，显克维奇讲述 17 世纪波

兰 人 民 反 抗 入 侵 的 “ 历 史 三 部 曲 ”《火 与

剑》《洪流》《星火燎原》 以及众多反映波兰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作 品 亦 在 中 国 得 到 广 泛

译介。

21 世纪以来，中波两国同时开始转向

关注具有现代性的当代文学作品。从中波文

学互译的疆域中可以看到，中国读者对波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的关注度较高。

小说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善于在作品中融

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

波兰的历史与现实，于 2018 年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她的 《怪诞故事集》 于 2020 年译

为中文出版，新书线上推介会吸引了近 5.8
万 名 网 民 关 注 。 这 部 作 品 荣 获 “2020 年

《文艺报》 最佳图书”等荣誉称号，在中国

读者中“圈粉无数”。在波兰，莫言小说的

译本风靡一时，时至今日依然是波兰汉学

界、文学界热议的内容。同时，波兰译者对

刘慈欣等当代作家的译介热情几乎不相上

下，《三体》 等 60 余部作品受到波兰评论界

高度关注。

讲故事传布大美

文学交流以“讲故事”促进民心相通，

“树形象”彰显国家魅力。中波文学在特定

的国际关系中转型、发生和发展，构建起在

别国文化场域中的文学、文化和民族形象。

文学译本所塑造的国家民族形象，首先

取决于文学作品本身所书写的时代主旋律，

其次还受到文学接受者“期待视野”的影

响。20世纪初波兰国家灭亡之时，波兰读者通

过 《道德经》《论语》 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古

老悠远、底蕴深厚、人才辈出的文明源头；波

兰人民共和国时期，读者阅读赵树理、丁玲等

作家的进步文学时看到的中国，正在进行翻天

覆地、如火如荼的农村土地革命和热情洋溢、

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建设。受新文化运动影响

的中国进步青年读到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的

诗歌、小说时，心中涌起的是对“被侮辱与被

损害的”民族的惺惺相惜，并由此生发出对他

们反抗精神的由衷敬佩；21世纪中国人读到托

卡尔丘克的 《温柔的讲述者》，看到了充满柔

情、心怀大爱、关注万物苍生的波兰人形象。

可以说，同一时代对不同类型的作家和不同题

材、体裁的作品的关注度存在差异，同一位作

家及其作品在不同时代亦存在不同解读。

总 体 而 言 ， 无 论 从 中 波 两 国 所 选 择 译

本的主题特征，还是从两国批评家和普通

读者接受解读的角度来看，中波文学在对

方 国 家 接 受 过 程 中 所 呈 现 的 形 象 都 是 正

面、积极且多元的。在波兰民众眼里，中

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风光秀美

的广袤国家，经历过反抗斗争、民生凋敝

的苦难岁月；劳苦大众遭遇过内外交困的

悲惨境遇，开展了抵御外敌、反抗压迫的

英勇斗争，知识分子经历过苦闷和觉醒，

勇于自我反思，极具生命张力；中国人民

在历史激荡、风云变幻的中华大地上砥砺

前行，走出了一条破茧重生的伟大复兴之

路。而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波兰是一个饱

经沧桑、几度凋零却从不放弃的国家；那

里的人民深爱祖国，眷恋故园，渴望国家

独立和民族自由，充满反抗精神，与侵略

者开展了长达数百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终获得独立解放；无论是当代波兰的社

会生活，还是波兰人的家庭、情感、个体

经历和自我感知，都在 21 世纪的波兰文学

中得到体现。

辟坦途美美与共

文 学 传 播 是 实 现 文 学 价 值 的 社 会 中

介 。 百 余 年 间 ， 中 波 两 国 数 百 家 出 版 机

构、报纸期刊参与中波文学推广活动，数

十个政府或民间组织成为中波文学交流的

“文化赞助人”。

20 世纪初，波兰成立东方学会，聚集热

爱中国文化的专家创办 《东方概览》，与中

国 进 步 知 识 分 子 创 办 《新 青 年》《小 说 月

报》 遥相呼应。20 世纪晚期，在波兰出版中

国文学的主力军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学术

对话出版社纷纷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文学译介和出版活动。21 世纪

初，中国的“蓝色东欧”译丛项目和波兰图

书协会的各种资助项目携手努力，促进了中

波文学互译全面繁荣。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科技发展和文明进

步，文学推广手段愈发多元，传播效果愈加

显著。波兰奇幻小说家安杰伊·萨普科夫斯

基的 《猎魔人》 系列被改编成游戏 《巫师》

后，成为波兰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IP 之一。

奈飞以 《三体》 为蓝本拍摄的电视剧在波兰

引起广泛讨论，该国知名影视评论网站电影

网发布专题文章进行报道。

文 学 交 流 工 作 ， 归 根 结 底 需 要 人 来 完

成。中波文学百余年间的互译版图，是由两

国 300 余位翻译者共同绘制的。他们中有诗

人、作家，有记者、编辑，还有学者、外交

官和文学爱好者。这个多元化的群体是中波

文学交流的主要推动者，是中波两国文学译

本的共同缔造者。近年来，中国的波兰语教

育事业蓬勃发展，培养了更多精通波兰语

言、了解波兰文化的优秀人才；与此同时，

波兰汉学家和友华人士不断为中国文学的传

播作出贡献。我们应当进一步借助他们的力

量，准确把握波兰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

位，有效利用民间语言、民间方式、民间平

台，有针对性地传播符合波兰读者兴味的文

学产品。

展望未来，信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在

研究和分析中波文学对外传播渠道的基础

上，比较两国相关策略的异同，科学地进行

译本选择、译者培养、传播平台建设，正是

我们通过文学交流，更好地认识世界、推介

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

学院副教授）

下图：波兰首都华沙老城一景。

亚历山大·斯巴达利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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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故事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显克维奇选集》：亨利克·显克维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